
楔子

棠柒會所。

店長何殷雪語重心長，言辭懇切地道：「我們這個月的業績還能再往上衝衝，你

看你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嘛！楚竹啊，你是我們店裡的骨幹，只有你努力，

我們店才能發展的更好，而且在我們這一行，年輕人不能只想著錢，重要的是鍛

煉！」

說完，她期待地看向坐在他對面的年輕人。

今天天氣陰沉，房間裡光線晦暗，吳楚竹穿了件黑色的短袖貼身Ｔ恤，長褲寬鬆，

腳上套著一雙半拖皮鞋，他半長的頭髮沒紮，如隱匿在黑暗裡的野生動物，渾身

散發著慵懶，性感又致命。

何殷雪也不明白，他明明那麼漂亮，在她的眼中，就算是店裡的首席男公關都沒

他有吸引力，怎麼客人就是不投錢呢？

果然問題還是出在他的工作態度上。何殷雪如此篤定地想。

吳楚竹很無奈，是他摸魚摸得太明顯了嗎？

這是這個月裡店長第三次敲打他了，果然隱姓埋名這種事情也是需要天賦的。

他表面上不動聲色，態度誠懇，心裡其實慌得要命，打算晚點打電話讓朋友來給

他衝點業績，要不然月底他可能就要捲包袱滾蛋了。

吳楚竹聽著店長的絮絮叨叨，伸手去摸手機，轉念一想，在店長訓話的時候發訊

息不太好，所以只是將手機撐著臉頰，視線卻轉到了外面陰霾的天空。

自從他離開這座城市已經十年了。

何殷雪看著他神遊天外的樣子，歎了口氣，「出去吧，楚竹，期待你晚上的表現。」

吳楚竹站起來，微笑著應了一聲。

吳楚竹揉著眉心往外面走去，心裡盤算著要怎麼做，乾脆讓店長主動給他降降職

位，當個服務生？

服務生的薪水不低，一些大方的客人小費給的很多，自己的養老錢也能多一筆。

忽然，旁邊有人叫了他一聲，吳楚竹還沒有回過神來，就感覺被什麼東西絆了一

下，整個人不可控制地往樓梯跌去，他想抓住扶手，結果剛觸到扶手，手腕又是

一陣劇痛，似乎有人用腳踹了他的手腕，他就這樣直直從樓梯上墜下……

墜落之際，吳楚竹忽然感覺胸口在發燙，他低頭看去，只看到有個東西從襯衫領

口露出一角，似乎還散發著柔和的光……

下一秒，他的頭部重重地磕到了台階上，失去意識前想到的是「完了」這兩個字，

隨後墜入無比沉寂的黑暗。

第一章

一名女護理師抱著記錄表推門進來檢查病人的生命徵象，她認真地核對儀器上的

資料，並且一一記錄下來，結束後才看向躺在床上的年輕男人。

病床上方的床頭卡寫著：吳楚竹，男，二十七歲，頭部受到撞擊造成腦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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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顱內壓升高導致對神經產生壓迫，患者陷入昏迷，雖然主治醫生已經做過手

術，但是他依然沒有清醒的跡象。 
對於這種情況，主治醫生表示只能暫時依靠儀器與營養液維持生命徵象，等待病

人自己慢慢甦醒。 
護理師環顧了一下這間華麗的病房，記錄好最後一項資料以後轉身準備離開，而

在距離她不到一公尺處，吳楚竹就站在她面前，對方卻完全看不到她。 
「喂喂！護理師，妳看看我！」吳楚竹揮動手臂博取關注。 
護理師對他依然視而不見，朝著他徑直走了過去，結果她並沒有撞到他身上，而

是直接穿過吳楚竹的身體，出去的時候還帶上門。 
吳楚竹手僵在原地，茫然地看著自己插滿管子的身體，房間裡只剩下儀器間歇性

的「滴滴」聲。 
他這是靈魂出竅了嗎？ 
吳楚竹在店裡摔倒，等意識回籠的時候，他發現自己似乎被困在身體裡，他會呼

吸，心臟也在跳動，卻連簡單地睜開眼睛也做不到。 
他能感覺到周圍的一切，有醫生護理師來檢查，有同事來探望，這些他都知道的

一清二楚，可是完全無法做出反應。 
出現轉機是在昏迷的第七天，他忽然從一片混沌中清醒過來，也能夠看見東西了，

他迅速坐了起來，沒有任何不適，正在慶幸的時候忽然看到躺在床上的身體，他

才明白自己目前的狀態。 
他並不是真正醒來，而是靈魂出竅了。 
靈魂出竅的狀態很奇妙，吳楚竹低頭看自己的手，並不像電視劇裡演的那樣透明，

依然是膚色的。 
他重新思索了一下，剛才甦醒過來的時候，他感覺到胸口熱了一下，他的胸口……

放著什麼東西呢？ 
對了，記得他跌落樓梯的時候，衣服下面閃著光。 
吳楚竹重新跑回身體旁邊，想掀開衣領看看，手卻直接穿過了身體，他怔了下，

不死心地又試驗幾次，終於相信他無法碰觸實物。 
吳楚竹也嘗試躺回自己的身體，但是除了與肉身在一起有些奇妙的融合感以外，

並無法重新回到身體裡。 
這樣下去，他會不會變成孤魂野鬼遊蕩人間啊？ 
隨即他又安慰自己，這也比之前一直困死在肉體裡強，如果有人能看到他就更好

了，但他嘗試過好幾次，每個進入房間的人都沒辦法看見他。 
這時，吳楚竹聽到了走廊上響起的腳步聲，是穿著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會發出

的聲音，聽上去有四五個人的樣子。 
這裡的醫生和護理師並不會穿這樣的皮鞋，而且這裡是高級病房區，獨立在病房

樓外，不會有人路過這裡。 
他怔了怔，忽然想起了最近聽到的情況，難道……是金主大人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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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昏迷後，他被第一時間轉到了這家豪華病房，並從那些來檢查的護理師

口中聽說了有一位每日來探望他的「金主大人」。 
吳楚竹並不認識什麼有錢的金主，至少在他印象裡沒有，他身邊最有錢的應該是

黑鴉堂的首領龍天，但是龍天已經被他殺了。 
現在他認識最有錢的人就是混黑幫時認識的樂坤，也就是把他介紹進棠柒的人，

但樂坤不會為他做到這種程度。 
腳步聲在門口停下來，接著病房的門打開，一個高大英俊的男人出現在門口。在

他後面還跟著四個黑色西裝的男人，從他們的站姿來看，吳楚竹一眼就可以看出

來他們不是警衛就是保鏢。 
他看向走進來的那個男人的臉，立刻躲到了窗簾後面，這是他下意識的反應。居

然是他…… 
十年過去了，歲月終究在男人臉上留下了一些痕跡，曾經總是對自己溫柔微笑的

眼睛裡早就沒了自己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靜的冰冷。 
即使是夏天，他也穿著一套有型又襯身材的西裝，襯得男人身材修長，周身帶有

威壓的疏離感。 
病房內的溫度不低，男人進來的時候脫掉了身上的外套，搭在自己的手臂上，另

一隻手則鬆了鬆領帶，外面其中一個保鏢將手裡的公事包遞給了他，並且很識趣

地將病房門關了起來。 
男人腳步放得很輕，彷彿怕驚擾床上的吳楚竹，他自然而然地換了聲音更輕的拖

鞋，將外套放到了沙發上。 
「有一天，我們會再見的。」 
這句話是他們分別的時候說的，只是他忘記是這個男人說的，還是他自己在心裡

說的。 
從分別的那一刻開始，一直期盼再見面的人都是他，只不過這麼多年過去，他活

成了跟少年時完全不同的樣子，他們之間的距離更遠了。 
吳楚竹偷偷看著男人，他們幼兒園時就認識了，兩人的母親也是自學生時代就非

常要好的朋友。 
他想起高中的某一天，幾個男同學興致勃勃地圍在他身邊，課間的時候議論紛

紛—— 
「楚竹啊，這次秦起又拿了跆拳道的冠軍，他要走職業選手的路子嗎？聽說職業

選手每年都能賺很多錢呢！」 
「如果是職業選手的話，好像就可以保送了吧？」 
「他成績一直很好啊，雖然跟我們不是同一個班。」 
「說什麼呢，我們楚竹的學習成績也很好啊。」 
「喂，楚竹你知道那個秦起要不要參加學測？」 
吳楚竹皺起眉頭，從對方的手肘下抽出下一節課的書本，漫不經心地回答，「我

怎麼知道。」 
「你們不是兒時玩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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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我聽說你們住在一起，有人看到你們早上一起上學。」 
「真的嗎，還住在一起？」 
「沒有！」吳楚竹歎了口氣放下書本，「快要上課了，你們還不快走！」 
一群人見他生氣，頓時作鳥獸散。 
吳楚竹沒有聽秦起說過未來，就連比賽的事情也沒有聽秦起提起，他什麼時候參

加比賽還拿了第一名的？這傢伙怎麼一句話都沒說！ 
「楚竹，我拿了比賽的獎金，晚上去吃點好吃的吧！」放學的時候，秦起從教室

的後門走進來。 
吳楚竹看了秦起一眼，繼續整理書包沒有理會。 
秦起湊過來，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鍛煉的關係，他的身材要比一般少年還要高大，

夕陽灑入教室窗戶，他站在吳楚竹旁邊，巨大的陰影將吳楚竹整個包裹起來。 
吳楚竹有那麼一瞬間的恍惚，什麼時候開始，兩個人的身形有這麼大的差距？ 
「你上次不是想去吃火鍋嗎？我們去吃吧。」 
秦起溫醇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吳楚竹抬起頭腦海中閃過一個疑問，這傢伙和自己

說話的時候，原本就靠這麼近的嗎？ 
想到秦起連比賽都沒有說，自己還是從別人口中聽到比賽結果，吳楚竹不禁生氣，

兩個人明明是那麼好的關係，難道在他心裡自己不算是朋友嗎？ 
想到這裡，吳楚竹心裡多少有些委屈，他拿過書包往另外一邊走去。「不去，我

要回去看書。」 
秦起長臂輕舒，一把摟住吳楚竹的腰，「去吧，獎金有很多哦。」 
吳楚竹在少年寬厚的懷裡掙扎，「哎呀，我知道了，你放開我！我打電話回家說

一聲。」 
秦起滿意地放開他，「吃完了去自習室嗎？」 
吳楚竹打完電話，抬起頭，「去什麼自習室……嗯，來我家寫作業吧。」 
秦起微笑著點頭，「好。」 
秦起放學以後大部分的時間不是去自習室就是去吳楚竹家裡一起看書，整個高三

的時間裡他很少一下課就回家。 
因為他家裡一個人也沒有。 
秦起一直跟著他母親生活，但他母親一年前因為車禍去世，他拒絕了外公家的幫

助，堅持住在和母親生活過的家裡。 
一個人吃飯，一個人上學，一個人去比賽。 
因為吳楚竹的母親和秦起的母親是很要好的閨蜜，所以吳楚竹的母親對秦起也很

照顧，特別是在秦起的母親去世以後，對他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關愛，所以秦

起總是出入吳楚竹的家。 
夕陽自秦起身後灑過來，像是給他修長高大的身影鑲上了一層光暈，俊美的臉上

滿是笑意。 
吳楚竹呆呆地站在那裡看著他，連那些質問都忘記說出口。 
一些剛打完籃球的同學吵鬧著跑進教室，笑著和他們兩個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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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起回應著那些招呼，眼睛卻只看著吳楚竹。 
現在想起來，秦起少年時的模樣在吳楚竹的腦中已經模糊不清，但始終記得那個

夏天周圍的喧鬧和過於強烈的夕陽。 
沒想到這麼多年以後，他還會再見到秦起。 
秦起坐在面對著病床的沙發上開始看文件，病房裡很安靜，他神態自然，很快就

投入了工作狀態。 
吳楚竹恍然大悟，怪不得之前他什麼都沒有聽到，原來秦起壓根沒有發出聲音，

安靜的幾乎讓人察覺不到他的存在。 
秦起翻過一頁文件的時候，裡面的紙張滑落到腳邊，他彎下腰想要去撿，突然一

隻蒼白的手伸了過來。 
秦起怔了怔，抬起頭就對上吳楚竹的視線。 
兩人沉默地對視。 
秦起率先打破沉默，「……楚竹？」 
吳楚竹怔了怔，不確定地用手在秦起面前晃了晃，他看得到自己嗎？ 
「你亂晃什麼！」秦起一把抓住吳楚竹的手，但他沒抓住，他的手從吳楚竹手上

穿了過去，頓時不可置信地看著自己的手。「怎麼可……能？」 
他抬頭下意識看向病床，病床上的吳楚竹睡得安詳，安詳得像死了一樣。 
「不、不會的……」秦起完全沒有了剛才的從容，驚慌地想要去按鈴，一邊喃喃

自語，「不會的，楚竹不會死的！」 
吳楚竹來不及阻止他，秦起已經按響了呼叫鈴。 
秦起看著病床上臉色蒼白的肉體吳楚竹，又轉頭看向站在不遠處的靈體吳楚竹，

「愣著幹麼？快回到身體裡去！」 
吳楚竹神色複雜地看著他，「我試過了，回不去。」 
「我不管，快躺過來！」 
吳楚竹沒辦法，畢竟這是幫忙付了醫藥費的金主大人，他想讓自己躺在哪裡，自

己就得躺在哪裡。 
除此之外，他照做的原因是秦起看起來太慌張了，他抓著吳楚竹肉體的手在顫抖，

甚至連聲音都在顫抖，看起來真的很害怕自己死掉。 
吳楚竹又看了一眼兩人交握的手，默默地將靈體的手也放入秦起的手裡，安撫道：

「我要先警告你，別人看不見我，所以你等會醫生來了以後不要表現得很奇

怪……」 
「該死！醫生怎麼還不來！」秦起放下吳楚竹的手，大步走到門口，狠狠推開門

朝外面的幾個保鏢大喊，「去把醫生給我帶過來！」 
不過一分鐘的時間醫生就來了——本來他們也已經在趕過來的路上了。 
秦起陰沉著臉，手還因為驚懼而微微顫抖，他用另一隻手握住，眼神晦暗不明地

看著圍在病床周圍的幾個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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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們感到很困惑，這位先生反應這麼大，他們還以為是病人忽然甦醒，要不就

是病人情況變差了，可是病人十分安詳地躺著，儀器的各項指標都在正常範圍

內。 
他們很想說不要小題大作，問題是這間醫院是他家開的，他讓他們看……他們就

只能這樣看著。 
吳楚竹被幾雙關愛又專注的視線看得受不了，他從身體上坐起來，看向站在醫生

後面的秦起。 
秦起現在應該明白了，這些人是看不到身為靈體的他的。 
最後，安傑作為主治醫生做了總結發言，長篇大論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一切

正常，床上的病人可以繼續睡，但是他們要去忙別的事情了。 
秦起也沒有說什麼，讓那些醫生離開了。 
「你看，相信了吧。」吳楚竹在沙發上坐下，把自己這幾天的經歷說了一遍。 
秦起雙手環胸，看看病床上的吳楚竹，又看看坐在沙發上的吳楚竹，最後艱難地

問：「你的意思是，你因為過了七天，所以可以靈魂出竅了？」 
「小子，那個叫頭七。」吳楚竹糾正道。 
秦起聽到這話忽然惱怒了起來，「什麼頭七！你又沒有死，哪來的頭七？」 
這種情況算不算死了呢？吳楚竹不太懂，但感覺離死好像不是很遠了。 
兩個人都沉默下來，怎麼也沒想到多年後再次見面會是這個情形，一般都是天人

永隔居多，結果他們現在居然是一個靈體、一個活人，連吳楚竹自己都震驚了。 
「嗯……那你要不要過來坐坐？」吳楚竹挪著屁股往旁邊坐了一點，雖然這個動

作其實很多餘。 
秦起眼神複雜地走了過來，在吳楚竹的身邊坐下，仔細端詳他。 
吳楚竹被看得尷尬，只好轉移話題，「那個……我就覺得奇怪，我明明已經沒有

家人了，怎麼還會有人給我轉病房呢。」 
「……阿姨什麼時候去世的？」秦起垂下眼。 
吳楚竹的手緊了緊，「好幾年前了。」 
兩個人又沉默下來。 
吳楚竹主動找話聊，「秦起，你現在是和你父親一起生活嗎？」 
秦起抬起頭來。 
注意到他探究的視線，吳楚竹連忙說道：「呃，那是因為高中以後有幾個同學在

路上遇到了，所以……」 
「是嗎，那你那時候在做什麼？」秦起忽然打斷了吳楚竹的話。 
吳楚竹遲疑地看向他，該怎麼說？一邊逃避追殺，一邊照顧生病的母親，還要偷

偷打工賺錢讓兩個人活下去？ 
秦起會想要聽到這些嗎？ 
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模樣，秦起煩躁地說道：「算了，你跟我說說，你是怎麼摔成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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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沒看見。」吳楚竹有點心虛，因為身為當事人的他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也不知道是誰造成的。 
果然，秦起的表情更加惱怒。「明明以前讀書挺好的呀，怎麼連受傷都受得不明

不白。事到如今你打算怎麼辦？會不會感應到什麼？」 
吳楚竹搖搖頭，「就算找到凶手，也不會對我現在的情況有所幫助。」 
「話雖然是這樣說，但畢竟傷害了你，我一定要把犯人找出來。」秦起將一直散

落在地上的紙張撿起來。 
他剛直起身，就看到吳楚竹支著頭看他。 
「看什麼！」秦起避過視線，語氣有點不善。 
「謝謝你。」吳楚竹柔聲說。 
聽到吳楚竹的道歉，秦起的表情變得更加晦澀，他低頭整理文件，靠這個平復自

己的心情，而後歎了口氣，「我也是偶然發現你的，我前兩天找了那家會所……

你為什麼會做男公關？」 
吳楚竹知道對方肯定會問，他有些尷尬地抓了抓頭髮，這個時候又希望自己沒有

靈魂出竅，好躲避這個尷尬的時刻，「嗯……關於我的職業……」 
秦起眼中的戾氣更盛，整個人都散發著一種冰冷的憤怒，「你管這種叫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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